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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 ·瓦格纳对希特勒及纳粹主义的影响

王　莹

[摘　要] 理查德 ·瓦格纳在 19世纪古典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要全面了解纳粹思想

的理论根源 ,就不能不懂瓦格纳。他的音乐成就和反犹思想深得希特勒的青睐 ,被纳粹党尊为

反犹理论和种族优劣论的“精神教父” ,其音乐亦被奉为“雅利安精神源泉” 。除了音乐作品 ,瓦

格纳还著述了大量的文字作品 ,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些作品对希特勒产生了重大影响 ,

使他从思维模式到生活方式 ,从政治谋略到战争决策都遵从瓦格纳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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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纳粹思想体系的形成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 , 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理查德 ·瓦格纳

(Richard Wagner)对他的影响非常重大。青年时代的希特勒就深深喜爱瓦格纳的作品。在策划并发动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 ,希特勒的政治谋略和战争决策都留有瓦格纳的痕迹。毫不夸张地说 ,希特勒一生

都对瓦格纳作品中蕴藏的神秘主义 、英雄主义和非理性特质如痴如醉 ,并将他奉为终身的精神导师 。

一 、瓦格纳的艺术风格和政治倾向

理查德·瓦格纳是 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终结者和集大成者。他不但是作曲家 、指挥家 ,而且还

是剧作家 、哲学家 、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共写了十一部歌剧 ,九首序曲 ,一部交响曲 ,四部钢琴

奏鸣曲及大量合唱曲 、艺术歌曲 ,还写了几部关于歌剧改革的著作。

瓦格纳的艺术风格和政治倾向具有鲜明特点:第一 ,浪漫主义的神话特征 。他认为 ,人类需要一种

既崭新又古老的神话去构建一种现代的理想。因此 ,他的素材大多来自古老的神话和史诗 。例如鸿篇

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就是改编于北欧神话《尼伯龙根之歌》 。第二 ,反现代主义的哲学化风格。瓦格

纳将自己的政治倾向融入其中 ,表现了战争和鲜血带来的惊悚和毁灭 ,以及惊悚和毁灭带来的快感 ,这

种性质的音乐对德国民族主义情感的煽动具有巨大的力量。第三 ,日耳曼式世界观。他的歌剧生动地

再现了日耳曼人的远古世界 ,再现了英雄神话的雄浑气势 。尼采说:“光听一下《众神的末日》第二幕中

除唱词之外的部分吧 ,那音乐之混乱 ,犹如噩梦般疯狂 ,而且突出得可怕 ,像是要希望连聋子都听得一清

二楚似的 。”[ 1](第 110 页)。

瓦格纳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艺术风格 ,既有时代剧变的烙印 ,又与其人生经历密不可分。青年时期的

瓦格纳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斗士。1842至 1849年 ,他以激进音乐家的身分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

但 1849年 ,德意志民主运动被镇压 ,瓦格纳遭通缉逃亡国外 ,长达 10年 。在流亡期间 ,他深深体验到了

贫穷和饥饿的痛苦 。这段经历使他对金钱的感情由爱生恨 ,所以 ,在德国社会中普遍富裕的犹太人自然

就成了他攻击的目标。他的创作理念逐渐转向反对进步和理性 ,支持民族主义 ,仇视犹太人 。在这一点

上 ,希特勒的生活轨迹和他极为相似。因此 ,后者把前者作为反犹理论的精神教父 ,原因之一即是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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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和经济背景 。

二 、青年时代的希特勒对瓦格纳歌剧的青睐

希特勒热爱音乐。他 12岁时便看过瓦格纳的《罗恩格林》 ,煽情的台词第一次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他最喜欢阅读的是《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一段关于德国历史和德国神话那一部

分 。18岁时 ,希特勒第三次来到维也纳。他经常忍饥挨饿 ,把省吃俭用得来的钱都花在听歌剧上 。瓦

格纳的音乐“使他遁进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 ,以忍受他那狂乱的天性所带来的紧张”[ 2](第 48 页)。同样 ,

让希特勒入迷的是《纽伦堡的工匠歌手》 ,他常引用第二幕里的几行诗:“我依旧没有成功。感觉到了 ,但

我不能明了 ,不能留住 ,亦无法忘怀 ,若执之 ,又不能衡量。”
[ 2]
(第 49 页)这段台词真实地反映了希特勒当

时的心境:屡次报考美术学校均被拒绝 ,渴望被认可却四处碰壁。正是在瓦格纳的歌剧中 ,希特勒找到

了共鸣。如果说前面的欣赏只是启蒙 ,那么使他的欲望彻底迸发 ,给他带来担当国家复兴领袖激情的则

是《黎恩济》。在首次观看完《黎恩济》时 ,他眼睛里充满“激动的狂热” ,声音有些沙哑 , “全然欣喜若狂” 。

虽然他并没有提到剧中主角是他的榜样或楷模 ,但他将主角黎恩济幻想为自己壮志雄心的楷模 , “好像

终有一天 ,他将肩负人民赋予的重任 , ———人民呼唤他 ,要他带领他们获得自由” [ 2]
(第 36 页)。

希特勒之所以会对瓦格纳的歌剧有如此强烈的感受 ,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 ,从心理上分析 ,青年

人需要获得一种自信 ,而自信心的确立又往往是借助于对权威或偶像的认同来实现。对于生活条件优

越的年轻人 ,这种愿望可以通过显赫的门第和家世来满足 。但对于一个穷困潦倒 、不可得志的青年来

说 ,寻找精神上的偶像就显得非常必要 。青年时代的希特勒就是如此。其次 ,从作品的形式来看 ,瓦格

纳把音乐 、诗 、绘画和戏剧结合成一个整体 。正是在这个整体中 ,希特勒同瓦格纳歌剧发生了共鸣。希

特勒自说 ,他同瓦格纳“这位伟人”有一种内心的亲缘和相通。在他政治情绪激动不已的时候 ,瓦格纳音

乐对他有某种镇定作用 。再次 ,希特勒酷爱历史 ,而经典的作品对于历史 ,就好比梦境对于现实一样 ,具

有某种神秘的预言意味 。在这种意义上 ,他沉湎于瓦格纳的音乐就好比拿破仑携带《少年维特之烦恼》

四处征战一样 ,是英雄演绎历史的方式和秘诀。他十分自觉地将瓦格纳音乐由旋律变成他的精神血液 ,

扮演了超人的角色 ,主宰了自身的全部精神命脉 。总之 ,从瓦格纳的歌剧中 ,希特勒获得了自己的人生

目标 ,从而脱离了芸芸众生 ,成为一个超凡的人物———一个和他的偶像一样超凡的人物 。如尼采所言 ,

瓦格纳十全十美 ,他“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希望。他是一个充实 、伟大 、高尚的灵魂 ,一个个性强烈 、令人喜

悦的人 ,值得所有人的爱 ,对一切知识都充满了热情”
[ 3]
(第 50页)。

三 、瓦格纳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影响

德意志第三帝国是在瓦格纳音乐的“叫喊与轰鸣”中诞生的 ,也是在瓦格纳音乐的进行曲中轰轰烈

烈地发展扩张的 ,最后也是在瓦格纳悲剧般的葬礼曲中而终结的。不论是希特勒的政治谋略 、战争决

策 ,还是第三帝国的军事 、生活 ,很多地方都有瓦格纳的影子 。瓦格纳首先从精神和理论上影响到希特

勒 ,进而渗透到他的行为和决策当中 ,最终影响到整个第三帝国。

希特勒自称其世界观来源于瓦格纳。他读过瓦格纳的许多论著 ,包括论艺术和论政治 。瓦格纳的

政治著作及歌剧作品构成了希特勒意识的整个框架:瓦格纳的反犹情绪影响了希特勒的对犹太人政策 。

瓦格纳曾在信中告诫友人勿同犹太人共事 ,认为犹太人是“因人类堕落而产生出来的恶魔” ,痛骂犹太艺

术家被单纯的商业动机驱使而缺少自身的文化背景 ,只能抄袭模仿主流文化。真正的日耳曼人是厌恶

犹太人外族的相貌和不敬的声音的。希特勒也说:“犹太人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文明 ,他们具有的一切

都是偷来的。犹太人是各民族的霉菌 。” [ 4](第 410 页)

崇尚血统的纯洁性在瓦格纳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他在《拜罗伊特报》上发表文章说 ,优秀的民族

如果和劣等民族混杂 ,必会蒙受无可弥补的损害 。现代的欧洲人若想恢复健康必须在身体和精神上再

生:在身体上要实行素食主义以及健康的族类保健法;在精神上要借着歌剧 ,返回到基督教的原则[ 5]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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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页)。希特勒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而且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如果说开始是因为穷困潦倒的话 ,那后来

则是受瓦格纳关于血统纯洁和素食理论的影响 。

不论是瓦格纳还是希特勒都对民主没有好感。瓦格纳认为 ,民主根本就不是德国的东西 ,而是应予

摒弃的外国货 。希特勒也不喜欢任何民主制度 ,他认为 ,多数不但代表着无知 ,而且代表着胆怯 ,多数决

不能取代伟大人物 。新德国要以大自然的等级思想为基础 ,民主是根本不能谈的 。

瓦格纳寄希望于“领袖拯救” ,将来“巴巴罗萨”和“齐格弗里德”总有一天会回来解救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的德意志民族 。希特勒也认为只有天才人物才能拯救世界 ,一群乌合之众永远替代不了领袖 。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 ,瓦格纳的作品对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具有共同

的非理性情结 ,这是艺术家所必备的特质。对于一名艺术家来说 ,感性意识往往超过理性意识而成为了

精神和行为的主宰 。与此同时 ,相对于“理智”来说 , “感觉”也往往具有更强的驱动力 ,并常常带有宗教

般的暗示色彩 。希特勒正是以艺术家自居的。因此 ,他在考虑问题 、做出选择时往往带有很强的非理性

的倾向。既然在维也纳无法踏入艺术的殿堂 ,他就会找寻其它的艺术形式。于是 ,这位从骨子里蔑视以

理性为精神基础的民主政治的人 ,决心将他的意志诉诸战争。正是在这条道路上 ,他终于成为梦想中的

艺术家———行为艺术家 。熊熊的战火使他沉湎于生命的高峰体验。这种体验消弭了目的 ,只剩下过程 ,

输赢亦变得无足轻重了 。因此 ,希特勒才会认为 ,如果德意志无法取得世界霸权 ,就应该自我毁灭。从

战争的结果来说 ,希特勒失败了 ,但作为一部行为艺术作品来说 ,希特勒却完成了 。

参政以后 ,希特勒在演讲中经常引用瓦格纳的观点 。他与瓦格纳一家一直保持联系 。这种关系使

希特勒获得了德国政治家极为难得的文化环境和威信 ,获得了充分高雅的“光环”来掩盖他卑微的出身

和极少的教育 ,使他有可能插足高层政治。据弗格森描述 ,希特勒上萨尔茨堡伯格豪夫乡村别墅的内部

装饰“除了一般的家具外 ,还有一个超过十英尺高 ,八英尺宽的壁橱 ,它被用来存放唱片 。另外一面墙则

装着巨大的音响设备 ,并装饰着一尊瓦格纳的铜制半身雕像”[ 6](第 1 页)。

党卫队的“点火把”秘密入队仪式每年都于 4月 20 日深夜 ———领袖的生日 ———在德国各地举行 。

这些集会与古老的日耳曼神话有着微妙的联系 ,期间都会播放着瓦格纳的音乐 。党卫队的标志 ———两

道交织的闪电是一个北欧的神秘符号 。在北欧神话中 ,闪电(原意代表太阳)代表着胜利 。党卫队第三

十八师被命名为“尼伯龙根”装甲掷弹兵师 ,该师的标志即传说中尼伯龙根人的头盔。

纳粹党集合的盛况可以和瓦格纳歌剧的演出盛况相比拟。这些引人注目的 、戏剧化的集会部分原

因是受瓦格纳歌剧的影响。“你只要看看那些年轻人就可以了 ,这些失去知觉 、无法呼吸 、脸色苍白的年

轻人!他们都是瓦格纳的追随者 。他们并不懂音乐 ,但是瓦格纳却能控制他们。”[ 1](第 39 页)

二战前夕 ,希特勒的军队重新占领莱茵非军事区。凯旋后 ,他命令播放《帕西法尔》的前奏和《众神

的末日》 ,希特勒说:“我第一次听它是在维也纳的剧院里。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 。”
[ 6]
(第 2 页)当瓦

格纳的《帕西法尔》序曲回荡在晚霞中的河岸时 ,他沉浸在“自我”的对白中:“我的宗教便是建立在《帕西

法尔》之上的 。在庄严的形式里面只有神圣的礼拜仪式 ,没有谦卑的矫饰 。所谓上帝就是经过打扮后的

英雄
[ 6]
(第 3页)。这一段记载表明瓦格纳音乐所营造出来的氛围特别适合希特勒的心境或“灵魂状态” 。

而希特勒的一生都是以瓦格纳的“世界意志这面镜子”照见自己的意志 ,照见德国精神或纳粹运动的。

1942年 1月 ,在德军进攻苏联遭到惨败后不久 ,希特勒在地下指挥所中想到的是他的精神支柱 。

他说:“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踏进瓦恩弗雷德(瓦格纳居所)时的心情 。说我受到了感动 ,还不足以表达我

的心情于万一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从来都是支持我的 !”
[ 6]
(第 3 页)1944年 ,德军全面受阻 ,德国

本土几乎没有可以动用的部队 ,在这种的情况下 ,施佩尔忧心忡忡地向希特勒建议建立一些空额师。希

特勒对此早有准备 ,于 1942年就制定了以“女武神”(《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女神)为代号的行动方案 ,

以便一旦国内出现动乱或紧急情况 ,能迅速调集待命在德国的部队和士兵。1945年 4月 12日下午 ,施

佩尔安排了告别音乐会 。他安排了《众神的末日》中最后一段咏叹调和终曲作为开场———悲怆而忧郁地

表示帝国末日临头 。5月 1日晚 9时 40分 ,德国电台拨出了沉闷得令人窒息的瓦格纳《众神的末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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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 ,稍后又播放了布鲁克纳悼念瓦格纳的哀乐 。接着 ,邓尼茨便宣布了希特勒的死讯 。希特勒一直遵

循了瓦格纳的神话 ,即使在濒死的时候 ,希特勒还在回忆拜罗伊特音乐节 、无数次访问瓦恩弗雷德别墅

时的情景 。最后 ,就像齐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德在烈火中消亡一样 ,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在柏林的

“众神的末日”中一起走向死亡。第三帝国正式在瓦格纳作品的哀鸣中宣告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浩劫 ,从根本上讲 ,对瓦格纳音乐艺术的集体崇拜是一种非

常时期的集体无意识行为。但是 ,以理性和逻辑闻名的德意志人民曾经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写下了辉

煌篇章 ,为何在 20世纪中叶却要膜拜一种非理性的权威呢 ?因为像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样 ,在日耳

曼民族身上既有阳光也有阴影 ,其人性有善也有恶。她追求绝对性和彻底性 ,追求严密性和精确性 ,律

己严格 ,忠诚服从 ,但也有粗野 、狂热 、嚣张 、褊狭 、自大和强暴的一面 。托马斯 ·曼曾评价:“没有两个德

国:善良的和凶恶的;只有一个德国 ,它的最好的品质在魔鬼奸诈的影响下 ,就会成为凶恶的体现 。凶恶

的德国也正是那个走错了路 ,陷入灾难 ,沾满罪恶的善良的德国 。”[ 7](第 30页)德国人的理性正是源于精

神上的勤于思索 ,但在精神上高度深化却会陷入玄学的境地。这样 ,在精神领域中本是强者的德国人由

于醉心于对神秘性的探索 ,崇拜一切玄而又玄的思想 ,有时就会对一些最简单的事物也失去思考和辨别

的能力。一战后 ,大多数德国人就失去了判断力 。对于在一战中的失败 ,与其说他们感到沮丧 ,还不如

说他们埋怨世界秩序的不公平 ,愤恨所谓的“背后对德国捅刀子的人” , 《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制止德国

的侵略欲望 ,反而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 。同时 ,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使他们急欲摆脱贫困 ,渴望有

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局面。希特勒曾直言不讳:“人们对俾斯麦崇拜备至 。为什么 ?广大群众热爱勇敢

精神 ,因为他们软弱;他们希望有人把他们带了就走 ,而不希望带路人告诉他们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那样

做 ,还可以怎样做 。群众希望有这样的人 ,他把靴子一跺 ,说:这是正确的道路 。”
[ 7]
(第 51页)

假如按照常识和经验 ,那么德国元首就不是希特勒式的 ,而是张伯伦式的 。1929年去世的施特莱

斯曼就是这一个意识性和经验性人物 。但人民盼望奇迹 ,而不是常识和经验的重复。文化的极度疲惫 ,

使意志与形象更有魅力;相比于张伯伦手中的那柄雨伞 ,希特勒的皮靴更充满活力 。德国正处在对战争

的狂热之中 ,人们把它看作某种魔术表演。与其说这是一场正义和非正义的互相角逐 ,不如说是一场以

意志哲学为核心 、以瓦格纳音乐为导引的行为艺术。希特勒像英雄仇恨黄金一样地仇恨金钱世界 ,仇恨

构筑金钱世界的犹太人 ,将一个个坦克师团投入欧洲战场。这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符合古老的日耳曼

精神向文明世界的挑战 ,符合德意志哲学对欧洲理性传统的排斥。朗格的话可以为此做一总结 ,他说:

“把天然的本能和利害关系精神化 ,并使之成为世界问题 ,这是德国人的智力的本性倾向 。瓦格纳的神

话与传奇的精神 ,促进了这种倾向 ,并且给这种德国人特有的癣好涂上了一层具有宗教趣味的香料 ,给

德国的精神气氛掺入了新的迷魂药;使之充满了趾高气扬的优越感 。在这中间瓦格纳所起到的作用 ,决

不亚于俾斯麦 。”
[ 8]
(第 193 页)

总之 ,理性的枯萎 、文化的没落 ,人们已处于崩溃边缘 ,急于求得解脱 ,整个德国都处于一种渴望“吸

毒”的状态 ,而瓦格纳在音乐中的非理性与希特勒实践中的非理性正好向他们及时提供了文化毒品。

四 、结　语

瓦格纳在第二帝国时期成名 ,但他的音乐却是在第三帝国时期风靡一时。原因在于:首先 ,元首的

感召力使瓦格纳的音乐从一种个人爱好成为全民爱好 。标榜为“卡里斯玛”的希特勒具有不俗的“意志

力”和“直觉” ,他将个人的喜恶和感觉施加给全国民众 ,并使之成为一种自觉 。其次 ,当时德国大众的心

态也很容易接受瓦格纳的音乐。战争赔款使德国经济很快就陷于破产的境地 ,失业率节节攀升 ,骚乱几

乎每天都会发生。德意志需要足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但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本上已经被摧毁

了 。因此 ,敢于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希特勒得到了无数人狂热的崇拜和支持 。再次 ,瓦格纳音乐的

特色也是它得以流行的客观原因 ,音乐中所蕴涵的德意志民族情感为第三帝国提供了精神针剂。它为

德国人描绘了梦想中的非理性的 、英雄式的 、神秘主义的世界 ,这种统治世界的诱人幻想 ,体现了叔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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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意识论思想 ,揭露了人们深受压抑的天性 ,显示了统治世界的意愿 。

瓦格纳对希特勒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 ,并且通过后者影响了全世界。那么 ,艺术家的作品和政治

观点能否截然分开 ?有人认为 ,瓦格纳虽然有排犹思想 ,但他的音乐是无辜的 。1933年 ,托马斯·曼发

表长篇论文《瓦格纳的苦恼和伟大》 ,反对纳粹知识界歪曲作曲家的民族性 ,指出正是因为瓦格纳是复杂

的 ,他才更有吸引人的魅力 。他还说 ,瓦格纳的艺术是德意志民族最令人震惊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批判 ,

它甚至能使一头外国驴子对德意志特性产生兴趣。其实 ,喜爱瓦格纳作品的不只希特勒一人 ,具有排犹

思想的音乐家也不只瓦格纳一人 ,二人能够建立如此密切的联系 ,是因为都受到德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

历史及现实的影响 。在德国人的性格中 ,一切最初的向往总是不明确的 ,他们有野心却没有把握 ,像淤

泥沉积在河床上一样 ,一遇有强劲的风暴就翻滚起来 。战争 、英雄 、死亡 、复活这些词语深深植根于德国

民族文化中。如果说 ,德意志民族的这种心理渴望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仅仅是一种理论代偿 ,在俾斯

麦时代仅仅是一次小心翼翼的实践尝试 ,那么在希特勒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荡集成一股不可遏止的心理

浪潮。

瓦格纳和希特勒代表了不同的时代 ,二人是时代的浓缩和反映 。在瓦格纳成名时 ,德意志正在完成

自身的统一 ,这个过程的前一阶段是靠着最原始的民族意识 、语言 、文化习俗甚至相貌等因素来形成对

国家的认同感 ,作为上层建筑的歌剧艺术此时并不能在社会中广泛流行起来 。但是 ,当德意志完成统

一 ,并在其内部启动了现代化进程的时候 ,整合与规范民族意识就成为必要。此时的社会需要寻找一种

持久的共同点作为身分识别的认证。这个共同点就是文化。也只有在这个时期 ,音乐 、绘画 、文学 、哲学

等属于精神文化领域中更高层次的人类智慧结晶才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 ,这也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而已。瓦格纳的音乐最初也并没有风靡国内 ,而是直到了第三帝国时期 ,在希特勒的极权时代 ,才真正

迎合了民众的口味 ,适应了时代要求 ,并在元首权力的支持下才最终走向了“国乐”的地位。由此可见 ,

所谓的艺术口味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爱好问题 ,还与统治者是否提倡有关 ,同时也是一种融入政治生活中

的舆论导向问题。

一个是伟大的浪漫主义音乐家 ,一个是感性的行为主义者;一边是燃烧着日耳曼鲜血与理想的神话 ,

一边是饱尝屈辱与渴望奋起的现实。瓦格纳与希特勒虽然在生存的时代上相差半个多世纪 ,但共同的理

念和对艺术的执著使他们之间建立起不能用常理思考的联系 ,唯一的区别是 ,二人诉诸实践的方式不同。

前者是幸运的 ,上帝为其在艺术领域打开了大门并最终通向辉煌的殿堂;而后者在狭义的艺术上是被抛弃

的 ,因此 ,他找到的是一条用枪炮实现艺术梦想的道路 ,而这条路通向的则是生灵涂炭式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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